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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山寶卷》講述妙善三公主因修行而拒婚，此舉牽引出中國傳統社會對

女性的性別定位與孝道觀念。妙善所遇的困境反映出父權體制對女性行為的限

制，如順從父命、遵循孝道與婚姻責任。儘管遭遇各種磨難，妙善依舊一心向

佛，且在最終並帶領全家進入修道之路。過程中，妙善展現了自主性，同時也

承擔了巨大的犧牲，特別是在救贖父親的過程中。在修行這段路上，其所付出

的代價明顯高於男性角色，揭示了修行過程中的性別不平等。整體來看，《香

山寶卷》藉由女性修行的故事反映出古代社會性別觀念的束縛與女性對抗傳統

的內在力量。 

 

關鍵詞：香山寶卷、妙善、性別平等、救贖 

 

  



一、前言 

隨寶卷於中國文學歷史上嶄露頭角後，各類寶卷逐漸被學者所重視，在文

學寶卷的分類上又區分為神道故事寶卷、婦女修行故事寶卷、民間傳說故事寶

卷、俗文學傳統故事寶卷、時事故事寶卷等1，本文將以《香山寶卷》作為研究

對象，在故事中，妙善三公主不顧家人的反對及禮教的束縛，堅持自己的修行

之路，女性堅心向道、歷經苦難且不畏殉教的主題色彩鮮明2，除《香山寶卷》

外，也不乏有其他以此主題為核心的寶卷。 

在婦女修行寶卷研究方面，鄭阿財指出，女性修行敘事通常呈現固定模

式：主角或因人生無常之感而發願出家，或因家庭困境而轉向宗教寄託；其修

行過程必經層層考驗，並以極端苦難作為精神昇華的媒介3。此種敘事機制一方

面彰顯女性堅毅形象，另一方面亦顯示女性修行需承擔較男性更為嚴苛的倫理

壓力。尤其在中國文化語境下，佛教出家所代表的「離家斷親」與儒家強調之

孝道倫理彼此具衝突性，婦女修行故事往往須透過「以修行完成更高層次之

孝」的模式來化解衝突，使出世修行重新納入家族倫理結構之中。 

《香山寶卷》作為妙善公主修行成觀音的代表文本，長期以來多被置於觀

音信仰形成或佛教中國化脈絡中加以討論。杜德橋從觀音信仰源流角度考察妙

善傳說的形成，指出其如何結合地獄救度與孝女敘事，逐步塑造出具有中國特

色的觀音形象。4在許允貞的〈父權世界中的女性宗教——以《觀世音菩薩本行

經》為例〉中採用父權制的觀點去觀察《香山寶卷》的文化意義，其中談到妙

善不從父母之心願，不遵守父親的心願視作不孝，也提到妙善在受父親認定

前，經歷的諸多苦難，而最終在得道升天時，父親的修行不須被誰認可，妙善

卻還須受世尊認同5，這是否存在身分，又或是性別上的不平等，妙莊王本是輕

視佛法、作惡多端之人，後因悔改而得道，其速度不僅比妙善更快，過程中也

 
1 車錫倫：《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臺北：學生書局，2002，頁 3-4。 

2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2014，頁 452。 

3 鄭阿財：《婦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6，頁 103。 

4 參見杜德橋著，李文彬譯：《妙善傳說——觀音菩薩緣起考》，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1990。 

5 參見許允貞：〈父權世界中的女性宗教——以《觀世音菩薩本行經》為例〉，河南：《河南

教育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9。 



未見其他苦難與磨練，是否可從二人之身分、性別等，觀二者間所存在的救贖

不平等現象？在故事前期，眾人皆以各種禮教、孝道對妙善進行規勸，如妙莊

王最初所言： 

朕宮中只有三人女子，青春正當，合招駙馬，護國護民，代天行化。大

姊招文，二姊招武，一能孝，二能順，正是志不在年高，自然通曉世間

大禮。6 

此語便成為後續勸說且造成他人不理解、不滿聲音的基石，也是妙善即臨苦難

之源頭。本文擬以性別的角度觀察角色在文本中的定位，分析故事最終對於妙

善、妙莊王之救贖上的平等性，妙善的初心是修道，過程中所遭受的苦難、所

渡的人是否有所暗示，其是否主動性的懷有救助之心？又或是被命運推著走，

為了自渡才選擇渡人。而本文所稱「自主性」，主要從三個層面界定：其一為

行動選擇上的主動性，即個體是否能依自身意志決定修行與否；其二為行動承

擔上的自覺性，即是否願意承擔修行與救贖所帶來的後果；其三為宗教實踐上

的主體性，即是否基於對佛法的理解而主動行動，本文將據此檢視妙善於不同

情境中的行動意義，並進一步思考其「自渡」與「渡人」之間的關係。 

 

 

  

 
6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4。 



二、文本中的性別定位 

  從中國古代的觀念來看性別，我們可以從「男」及「婦」二字觀之，許慎

在《說文解字》中說「男」這個字為「丈夫也，從田從力，言男用力於田也」

7，而「婦」這個字則是「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8，從字義上來看，不失為

對「男主外，女主內」此種形式的確立，在這種性別影響下，也形塑出一套道

德規範，如班超的《女誡》、古時婦女的七出之罪，甚至是貞節牌坊等，這種

道德規範除實際影響古代婦女生活外，也被渲染於文本中，尤其是寶卷這種便

於普及民間的文學，其雖未明禁女子行為，強調孰是孰非，卻藉故事中的人物

之口，闡釋背後思想，《香山寶卷》作為婦女修行寶卷，故事自是從婦女以修

行為目的而展開，但過程中妙善卻備受阻礙，而施加障礙的對象，除了身為男

性的妙莊王外，尚有同為女性的母親、兩位姊姊，有關他們的勸說之詞，可先

從妙莊王觀之： 

皇帝聞言，龍顏大怒，喝罵潑的子妖精，也來作怪。朕為一國之主，萬

姓之尊，見識卻不如你一個女孩兒之輩。從古至今，有天地則有陰陽，

有男女則成夫婦。男婚女嫁，大禮當然，這廝是何道理。9 

這段話成為後續眾人對妙善施壓的先鋒，宮中無太子是建立《香山寶卷》性別

區隔的第一步，受男性才能成為繼承人的觀念影響，妙莊王在過程中只一顧的

可惜家中無男丁，未將目光放至三位女兒身上，在這段話中，可見妙莊王怒語

間的性別對立，妙莊王認為自己的見識不可能輸於身為女性的妙善，因此妙莊

王對於妙善追求修行此事的不滿有兩點，其一是自己無法控制妙善，其二便是

自己從妙善的話語間感受到自己成為「被教育」的一方，這顯然是身為一國之

主的妙莊王難以接受的，這無疑是對他權力的質疑，故他在此不僅拿出「一國

之主」來強調自我身分，更是用所謂「女孩兒之輩」對妙善進行貶低，這是因

為在其意識中，自己除了身居皇位外，更重要的是自己是具有主宰權的「男

性」，以此為自己的私慾進行合理化，同時，古時建立的禮制、道德規範在無

形中形成一把利刃，被其握在手中，不僅血染妙善的自我追求，更是滲透到其

 
7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91。 

8 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259。 

9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4。 



他人的思想之中。與妙善同為女子的母親、姊姊妙英、妙書也受妙莊王之命相

繼去勸說妙善： 

當受苦的女子，你不趁青春長就一人，老來方知空自惆悵。不思父皇宮

中富貴，只有天在上，更無第二家。住的是萬龍宮殿，金樑玉柱，銀鬥

金升。行的是瑪瑙白玉階道，間七寶，鋪錦繡。住的是摩尼栴檀，滴

珠、蹲獅、睡象、蟠龍繡墊。臥的是沉香楞金象牙犀角龍床，並八寶天

花錦帳。頭上頂戴的都是攛龍飛鳳、百寶珠瓔。身穿的是上妙七寶麗

服，織錦鴛鴦，耀日爭光。口吃的是百味珍饈，醍醐上饌。遊耍的是千

種細樂。出入的是鑾駕隨身。日日五宴，賽過八洞神仙。上天只聞兜率

好，人間獨有父皇家。我和你三人，受這等榮華富貴，更欲麼生？恰不

是你自作出來。今日受苦自家知，蜂狂的子，見甚麼鬼，好好回宮，免

叫父母憂慮。10 

此段是大姊妙英對妙善進行的勸說，旨在說明女子的青春有時效性，況且自身

家境優渥，若離了此處，除了天上便更無其他地方可過此等逍遙生活，最後以

一句「免叫父母憂慮」來點出孝道一事，其中去除對於奢華奢活的鋪敘，有一

要點便是女性應在青春時找好歸宿，這裡揭示女性並沒有真正的婚姻自主權，

所謂的找好歸宿，就文本中妙英、妙書的情況觀之，也屬古時的父母之命，二

人看似自主選擇文臣、武將，卻是建立在興國及從父命的前提下，二人言行也

能從這段話見端倪，在二位姊姊的思想上，女子就是該嫁人的，因為在中國家

庭系統中，兒子與女兒存在著不同的思考模式，前者是嚮往自由的，但後者則

是想避免自己被原生家庭所趨離，女性在家庭中所受的挫折在於自己是否有個

「永恆的位置」11，這一點恰能說明為何妙英、妙書力勸妙善，甚至以優渥生

活誘之，因為若不遵從父命，那結局誠如妙莊王最初想法，認為妙善是精怪，

欲斬首之，是家庭對自身的全盤否定。 

    除了家中長輩的勸教外，宮中的文武官員也在妙善即將前往白雀寺時說： 

臣聞古書云，孝行為先，奉親事大。背雙親出家，是何道理？修何行，

奉何佛，只消在宮中孝皇順后，廣讀詩書，自然通曉，合招駙馬，大禮

當然。凡為人者，衣食為根本，吃些酒肉有何妨，穿些綾羅錦鏽得何

 
10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6-7。 

11 參見桑高仁著，丁仁傑譯《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在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

解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組學研究所，2012，頁 361-362。 



罪。古人有不出門而能知天下亊者，有一舉成名而天下知者，有蓋世文

章以為帝皇師者，終不然都是出家奉佛者乎。有此忠孝，名揚後世，何

須抛頭露面，被人談笑，傍人議論。臣等有罪，愚不諫賢，萬望公主轉

意回宮。只要言行相扶，孝義忠信便了。12 

朝廷官員此時拿「孝」來勸說妙善，後面更提到「拋頭露面、被人談笑、傍人

議論」，不失為對妙善的一種指控，也間接說明女子該恪守本分，專心為家，

自我的目標應是在符合倫常的前提下進行，若有一違背，則該放棄。文本中的

孝道觀念強烈，這也是《香山寶卷》的重要主題之一，在故事前期的遊說以及

故事末尾的捨手眼情節，都含有中國傳統孝道宣揚的成分，而文本將孝道與婦

德緊緊扣合，文中多次提到「順從父命」，即所謂女子在古時應遵從的三從四

德，該文本強調的正是未嫁從父之處，在妙善被妙莊王從白雀寺捉回後，皇后

因心中不忍，再次前去勸說： 

我那聰明的女兒，不思父母恩心重，憐憫無歇時，起坐心相逐，遠近意

相隨，母年一百歲，常憂八十兒，若知恩愛斷，命盡始分離。你在宮中

順父招夫，有何不可？如今拖枷戴鎖，赤身裸體，插旗號令，軍兵管

押，一鑼一鼓，勝如強盜刼賊，惶恐累世，將何面目來見諸親？目下再

不順情，你命當歸泉路。老身不免討死，好好回心，面奏父皇，赦你回

宮，便招駙馬。13 

這之中便提到「順父招夫」，除此便再用父母心切，甚至是浪費國家資源來強

加於妙善身上，而母親的話語也再次印證女性會建立一個自我剝削系統14，在

她心中同樣是支持妙莊王的，並且以相同的角度去勸告妙善，種種皆該歸咎於

傳統社會所形塑成的性別對立及針對女性的道德規範。 

    寶卷中出現「孝道思想」往往是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展現，因佛教所崇的不

事父母及不有婚配正與中國傳統相違背，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雖本

文未涉及有無子嗣的問題，但情節上反覆強調妙善該盡的「孝道」，在這之中

我們也能窺見古時對於女子的要求： 

 
12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8。 

13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2。 

14 桑高仁著，丁仁傑譯：《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在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

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組學研究所，2012，頁 361。 



古書云，父慈子孝，緣父不慈，故子不孝，父子之道，原有反復之禮，

朕當親詣面說，告本宗家廟，願祖宗陰力，今晚速來要令她回心轉意，

招親侍奉。15 

慈母恩如地，嚴父配於天，不從嚴父訓，何異畜禽獸。你且聽姊姊宮

中，因順父招親，如今百般快樂，少甚麼神仙受用。你今晚拖枷帶鎖，

為甚麼而來，正是快活勿肯受，情願做囚人。世間最好的無過夫婦之

情，共枕連衿，愛重如山，恩深似海。你心何見，不遵古訓。小的子，

若知百花林內樂，便死也甘心。16 

過程由慈孝之道到中間的順父、夫婦之情，再帶至最終的古訓，從文本觀之，

妙善與其他女子的差別只在家境優渥，生長在飽含權力的環境，以桑高仁的觀

點而言，女兒都將與另一男性結合，這是中國父系的一種永恆模式，旨在為了

讓原有的父家有個好名聲17，依文本觀，便是國家有個好歸宿，又或者說妙莊

王能一了他的心願，而這些都屬於妙莊王的「私慾」，女兒的婚姻只是完成他

期待的工具，故妙善的不從才會產生軒然大波，引出中國傳統的規範。 

  在妙善被父親下令絞刑之前，除了妙莊王及文武官員，其餘勸說妙善的人

物皆是女性，皇后、兩位姊姊及宮中的宮娥，在此現象中我們可以看見，中國

傳統社會下，女性往往成為幫襯男性的角色，以兩位姐姐從父言來看： 

兒順父命，願得文士為親。須先體察，應無刑傷過犯技藝下輩等人。朝

門之外，掛傳金榜，普召天下，考試賢良秀才，能通萬卷詩書，舉筆成

文，出言成詩，孝義仁信，才貌兩全，人相氣概，少年灑落，不肥不

 
15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3。 

16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3。 

17 「通常，在中國非正式的文化情境裡，女兒會比兒子還要孝順。不過諷刺的是，女兒的孝順

行為，即使令人稱讚，其對於父系的延續或是（更實際的）對於她們的長者的利益和慾望來

講，都比較不具有重要性。如同諺語所說，「女兒就像潑出去的水」，也就是說，因為她們會

出嫁到另一個父系去，於是花在她們身上的資源與情感等於都是被浪費掉了。不管是什麼樣的

情形，為了讓一個父系得到一個好的名聲，女兒們都應該被嫁出去。更且，去得到這個「祖先

崇拜儀式」裡面和「中國的彼世概念」裡所提供的「不朽性」，一個女兒必須要嫁出去。」桑

高仁著，丁仁傑譯：《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在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

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組學研究所，2012，頁 363。 



瘦，不長不短，真才實學，隨機應用，方為一國之至寶，萬邦之光輝。

有這般大公器者，便可成親。18 

姊姊既認招文，奴奴願招武者。武者須選文武雙全，有志耿勇，不勞軍

兵，拱手降伏。邊邦寧靜，干戈永息，喝靜朝班，山河一統，鎮國掌

兵，無敵大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威風凜凜，人相巍巍，恐怕煙塵

動時，要他護國護民。有此功能者，方可成親。匹配婚姻，務要得當。19 

大姊擇文、二姊選武，話語中無自身喜好之闡述，盡是為了要符應國家社稷的

需求，尤其是二姊妙書的最後一句「匹配婚姻，務要得當」，可見婚姻對其而

言不是情意，而是工具，現今妙莊王有所需，也只視女兒婚姻為國家延續的渠

道之一。文本中，女兒被父親支配，皇后也成為父親的棋子，因愛女心切，不

捨女兒受苦，故一而再的在妙莊王前放低姿態，期待為女兒博得生機，在這般

情節導向下，文本中所出現的女性，除妙善外，基本是圍繞著妙莊王這名父權

代表運行，藉女性之口束縛女性，遵從傳統社會訂立男女在社會上的秩序。由

上述文本可見，《香山寶卷》中女性角色多被置於父權秩序之中運作，無論是

妙莊王、朝臣，甚至母親與姊姊，皆透過「孝」、「順」、「婚配」等觀念對

妙善進行規訓。女性不僅是被規範的對象，同時亦成為規範的傳遞者，使性別

秩序得以在日常言行中持續再生產。妙善之拒婚行為，正是在此一結構下對既

有秩序的偏離，亦成為其後續苦難的起點。而妙善相較兩位姊姊，他的拒婚便

是修行苦難之始，身邊人的指點，被親生父親絞殺，甚至要捨身救父，都成為

他修行路上的阻礙，其最終帶領全家修道成功，尤其是他的父親妙莊王，更是

在悔悟之後順利修行，這不禁與妙善形成鮮明對比，這之間的平等性將有待下

節討論。 

 

 

 

 

  

 
18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3。 

19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4。 



三、救贖中的自主性及平等 

    關於婦女修行故事寶卷，主角必然是婦女外，修行的原因大多是源於對人

生的感悟，故願意放棄婚姻，獨自修行，但妙善公主屬於自發性的思考，其契

機是對於生命的反思，自身發願修行，並非是在受苦難後才有得道的想法20，

在故事中便提到妙善成年後的想法、舉止： 

公主毎告上蒼，願捨皇宮，出家奉佛，參明師，奉知識，行正道，不退

心，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發此願已，夢往妙高峰頂，參

無量壽佛。之記，夢中覺醒，心悟了然。
21
 

並在宮娥譏笑她自找苦吃時言道： 

我因生死亊大，自性眾生誓願度，自性佛道誓願成。歎日月如梭，光陰

如箭，常愁人身一失，永別千秋。我今普勸知音者，宮中快樂未為貴，

莫若空門做道人。22 

可見妙善修行的初衷起於自我對世間的反思，妙善修行所受的苦難是從「拒

婚」之舉開始，在上一節提到的性別定位中，可知妙善被力阻的主要原因有

二：不順父命、違背孝道，若再從妙善首次回絕妙莊王的話語中來看，其中並

未有普渡眾生的思考在： 

總有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豈能代得無常。奴奴切思，地獄之苦，愛命

為因，愛欲為果，因果相交，萬死無生，改頭換面，六道流浪，無解脫

期。斬斷愛欲，便證佛果。能化現身，接物利生，同登證覺。23 

這是妙善對於人世觀察所得的結論，就此段而言，其中並未談到他對於普世的

懷抱，旨在說明自己不婚的緣由。若以上述三則引文觀之，文本中先是由第三

人稱視角說明妙善「願成佛，度眾生」，再來是回應宮娥的話中提到「自性眾

生誓願度」，由此觀之，妙善心中確實存有度眾生的想法，但這是在自己已然

成佛之後，欲行之事，可就情節觀之，在成為觀世音前，妙善首先在遊地府時

 
20 參見鄭阿財：《婦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6，頁 103。 

21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2。 

22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2。 

23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4。 



救度了獄中許多人，也在妙莊王受瘟疫所苦時，獻出自身手眼，換其康健，這

之間存在著順序的置換，妙善的初衷應是在修成佛道後，始救度他人，故地獄

中的信眾及妙莊王的病痛，卻成為他為了得道而應做之事，可思考其在成道的

過程中是否存在著自主權，女性為了修道究竟要付出什麼？在地府情節中有這

樣一段對話： 

善部童子引公主過破錢山，枉死城中撞見數個尼僧，一把扯住，髙聲叫

言：「我等被你連累，屈死墮此，受苦無奈。」公主曰：「我和你昔日

無仇，今日無怨，生死限定，數到形崩，善惡果報還當自受，與我何

干。」尼僧曰：「縱然如此，望師慈悲，救度超生。」24 

尼僧將地獄之苦歸咎到妙善可謂是無稽之談，善惡果報權看個人在世的一切行

徑，若在死後入地獄，應是檢討自身生前所行之事，此罪不屬於妙善，但其仍

為眾尼僧超渡，據佛教文化而言，地獄中的救渡實為一種神話人物的特性，該

人物大多是觀世音或地藏菩薩任之25，但妙善此時仍是公主身分，並非「觀世

音」，可回扣到婦女修行的視角下，此時的超度眾生，對妙善而言，實是一種

對於將來成為觀世音的歷練，或可說是修行中應行之舉，因此地獄中的超度只

可說是妙善順勢而為之。 

  接著談到妙善捨手眼救妙莊王一處，可謂是此修行路上最大的犧牲，其從

地府回到現世後，跨越三千餘里，獨自在香山修行，過程中妙善表明修行應除

淫心的觀點，且在靜心思慮後，成為觀世音，此後便是救度親人的情節，在妙

莊王渾身潰爛，遍處尋醫時，是妙善透過佛眼觀察，化作僧人前去給妙莊王治

病，診斷出妙莊王須不嗔人手眼才可救命，其認為此是無稽之談，世間怎存在

被取手眼，卻又不嗔怪的人，這時化作僧人的妙善便向妙莊王指路，說明香山

存在著這樣一位仙人，可前去求問，從佛眼觀疾苦、化作僧人看診、明示仙人

方向，都是妙善「主動」為之，甚至在妙莊王取完左邊手眼後，發現並為徹底

 
24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5。 

25 「在各文化裡，下地獄救贖罪人的神話人物為數頗多，觀音爲其中之一。中國的佛教傳統中

還有長居地府的地藏菩薩與觀音分擔這一角色。在厲行因果報應的地獄裡，地藏菩薩的慈悲可

以超越因果之上，對閻王的鐵面無私形成一種挑戰。觀音傳入中國之際，已經擁有同樣的特

性。《妙法蓮華經》對信徒作了這樣的保證：只要「念彼觀音力」就可擺脫「種種諸惡趣，地

獄鬼畜生」。《大乘莊嚴寶王經》更明確記載觀音遊阿鼻地獄，慈光普照，轉地獄爲極樂，入

餓鬼城，滅火施食，引導眾鬼投生於安樂國土。」杜德橋著，李文彬譯：《妙善傳說—觀音菩

薩緣起考》，臺北：巨流圖書，1990，頁 114。 



痊癒，此時是再藉妙善之口言「一邊手眼一邊效，全身手眼效全身」26，妙莊

王需再次向先人求得右邊手眼才可痊癒，這無非是奪去仙人（即妙善）的全部

手眼，這便可回到最初眾人以孝道壓制妙善，論及三從四德、未嫁順父、女子

不應拋頭露面等，視拒婚為不孝，然妙善最初回應母親的勸告時，便提到： 

承感父母恩深，報答在後。幸有二姊招親，盡可奉終侍老。容奴出家，

若得道證圓通，先度雙親，同生淨土。伏望母親，譬如未生，猶如死

了。世人重財色，奴願安心靜，財色亂人心，靜見真如性。27 

捨手眼一事正與其最初所言相應，「若得道證圓通，先度雙親」，在妙莊王危

及之時，是妙善主動出手相救，此情景是在自己被親生父親絞殺，自己的國家

驅離之下，何以不能稱「孝」？杜德橋在《妙善傳說》中提到妙善是孝的典型

的三種解釋： 

1. 就形體而言，妙善捨手眼以治父疾 

2. 就精神而言，妙善引導父親歸依正教 

3. 就儀式典範而言，妙善超渡地獄孤魂，開創了施食儀式的功德，使

人子皆能由此追薦父母亡魂28 

是故妙善拒婚一舉並非不孝，這不失為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展現，也牽引出中國

傳統文化針對女性的禮教，質疑其中的合理性，若不從即不孝，那為何還要捨

身救父？此處正是佛教化用中國傳統禮教的呈現方式，而先前提到妙善救度地

府的僧尼屬順勢為之，那此時救度父親之舉是具有主動性的，首先其已在香山

修行成觀世音，並主動前往救治妙莊王，這一系列過程感動妙莊王及其他親

眷，自也有所悔悟： 

朕思那時羞慚之至，情知坐罪，悔無髙明遠見之亮，如雲掩太陽，一旦

昏迷。今見大賢，實無隔宿之仇，乃有報恩之德，願恕罪名，納父出

家，入於此山，思維佛道，盡顯法門浩蕩，普度一切眾生。29 

此後妙莊王也入佛門，專心修道。妙善也在自己孤身修行且領家眷入佛門後，

 
26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9。 

27 《香山寶卷‧卷上》，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6。 

28 杜德橋著，李文彬譯：《妙善傳說—觀音菩薩緣起考》，臺北：巨流圖書，1990，頁 117。 

29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12。 



被世尊正式正名為「正法明如来」，在這段路程中，妙善經歷了親人的斥責、

不諒解，甚至取其性命，還受同為修道人的僧尼質疑與怪罪，最後甚至犧牲自

己的手眼，以換取親人的健康，婦女修行寶卷往往為了凸顯婦女修行的艱難，

在過程中為主角添加諸多苦難，即使結局是修道有成，但情節間的悲劇感仍十

分鮮明30，主角的命運多顯悲苦，彷彿只有自我犧牲才能完成修道。但此處值

得注意的是，依文本描述，妙善於捨手眼救父之前，已於香山修行成為觀世

音。此一設定使其救贖行動，若僅以「女性受壓迫下的犧牲」理解恐較狹隘，

因其同時具有「菩薩示現」的宗教意涵，即其捨身行為既可能是父權倫理下的

制度性要求，也可能是出於證悟後大悲願力的主動實踐。此處呈現出文本內部

兩種詮釋路徑之張力：一為性別結構中的犧牲倫理，二為菩薩道中自利利他的

修行實踐。 

  《香山寶卷》最終結局為身邊的家眷收妙善所感，皆入佛門修行，其中尤

以妙莊王作刻劃，談其後來修道二十餘年，春秋八十有九，而後去世，在此前

文本中也述及： 

爾時，十方諸佛，現寶玉華座，出微妙音，贊言：善哉善哉，大皇宿福

深厚，捨一女出家，九族升天，再能推位讓國，降臨草菴，現世即人

皇，當來成佛道。31 

其中「捨一女出家，九族升天」，在修行過程中，所有苦難皆由妙善一人承

擔，在救贖上是否正存在著平等性的問題？將妙善與妙莊王進行對比，以修行

而言，前者付出的代價遠超於後者，後者在文本中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阻礙可

言，因其所受的瘟疫之罪，是由天上見其惡行所降，並不是在妙莊王具備著

「修道」的前提下所面臨的難題，就此觀之，這又回應到先前所談的性別定位

問題，在妙莊王修行的二十餘年中，未遇任何苦難，這或許呈現佛教針對悔悟

之人的接納，但相較於初衷純淨的妙善而言，實際存在著諸多不公允，此處存

在著修行上對於男性的特別優待，因《香山寶卷》不同於《黃氏女寶卷》、

《杏花寶卷》的主角，後兩者是主角曾受過苦難，故將修道視為一種精神寄

託，妙善既出生在的王之家，卻仍受傳統禮教約束，無法從其本心，甚至要被

百般為難，相較之下，妙莊王之修行過程，文本未明確呈現其外在苦難，主要

著重於其悔悟與歸依，此一差異，或可理解為不同修行類型之表現，但亦可能

 
30 參見鄭阿財：《婦女修行故事寶卷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06，頁 153-154。 

31 《香山寶卷‧卷下》，上海：文益書局，1914，頁 12。 



呈現出性別差異在修行敘事中的潛在影響，然此處尚難以直接斷言為單一的性

別優待，而需在宗教與敘事脈絡中進一步審視，本文尚可與其他有關男性修行

文本併論之，如《目連寶卷》，然本文目前僅就《香山寶卷》進行分析。  



四、結語 

  本文以婦女修行寶卷中的《香山寶卷》作為主題，結合性別權力與宗教文

化之視角，重新檢視《香山寶卷》中妙善公主的修行歷程與救贖結構。透過文

本細讀與敘事分析，能發現《香山寶卷》不只是宣揚女性修行成功的宗教故

事，而是在父權倫理框架、佛教出世思想與民間信仰實踐之間進行反覆協商的

文化文本。妙善形象的塑造既展現女性宗教主體意識的可能性，同時亦揭示女

性修行在性別秩序中可能承擔的代價。 

    首先，在修行動機與主體意識層面，妙善並非因家庭困境或情感挫敗而被

動出家，而是出於對生死無常與輪迴苦海的覺悟進而主動修行，使她在婦女修

行寶卷類型中呈現強烈的自主色彩。然而，文本隨即將其拒婚行為界定為不

孝，並安排父親、母親、姊姊與朝臣輪番規勸與責難，使女性修行在倫理話語

中陷入合法性危機。此種敘事安排顯示，女性在宗教選擇上無法脫離家族結構

與父權評價體系，修行不僅是個人精神追求，更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挑戰。由

此觀之，妙善的主體性並非全然自由，而是在壓力與抗拒中逐步形成，其自主

性本身即帶有協商性質。 

    其次，在苦難敘事與身體書寫層面，《香山寶卷》延續婦女修行寶卷強調

受苦昇華的模式，透過禁錮、焚燒、流放、勞役等情節，尤其在捨手眼救父的

段落中，妙善以自殘身體作為完成孝道與成就佛果的關鍵試煉，呈現一種以肉

身犧牲換取宗教合法性的敘事邏輯。此安排不僅強化故事的神聖性，也暴露出

性別差異的結構性問題：女性必須透過極端奉獻證明其修行的正當性，而男性

角色卻無需承擔相應程度的身體代價。妙善之成佛，既是精神昇華的象徵，同

時亦是女性犧牲倫理的制度化結果。女性身體在文本中成為承載孝道與宗教理

想的載體，其神聖化過程亦隱含對女性奉獻角色的再生產。 

最後，在救贖結構與家庭重建層面，《香山寶卷》最終並未以妙善脫離家

庭、秉持自我、超越塵世作為終點，而是透過救父、感化姊妹與全家成道的結

局，完成一種圓滿敘事。佛教出家原本所蘊含的「離家斷親」意義，在此被重

新詮釋為「以成佛完成更高層次之孝」。32出世與入世不再對立，而是透過妙

善的犧牲與救度而達成整合。這種轉化不僅展現佛教在中國在地化的過程，也

顯示父權秩序並未被徹底顛覆，而是在神聖化的包裝下獲得延續。妙善成為觀

 
32 參見杜德橋著，李文彬譯：《妙善傳說—觀音菩薩緣起考》，臺北：巨流圖書，1990。 



音，既超越人間倫理，卻仍以孝女形象被記憶與崇祀。她的神聖地位並非建立

在對父權結構的否定，而是在完成其核心價值後所獲得的認可。 

然而，若僅從性別壓迫角度理解妙善之犧牲，或有簡化文本之虞。從佛教

思想觀之，捨手眼亦可視為菩薩行中「內財布施」的實踐，其意義不僅在於承

受壓迫，更在於主動完成利他之願。是故《香山寶卷》中的苦難與犧牲，既可

被理解為性別結構下的代價，同時亦可被視為宗教修行的積極實踐，兩者之間

的張力，使文本呈現出多重詮釋的可能性。妙善的自主性，並非單純展現於對

父權秩序的直接對抗，而是在宗教實踐中對其進行轉化，透過完成更高層次的

「孝」，使世俗倫理與佛教理想達成某種程度的調和，此一過程顯示《香山寶

卷》並非提供單一解答，而是在多重價值之間建構其敘事意義。 

    總體而言，《香山寶卷》是一部在宗教、性別與倫理交織下形成的複合文

本。它展示女性修行的可能性，同時揭示其所面臨的結構性限制；它提升女性

為觀音菩薩，卻仍要求其以犧牲完成道德圓滿。透過對妙善修行與救贖模式的

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宗教主體並非單純對父權秩序的反抗，而是一種在既有結

構內進行重組與再詮釋的文化實踐。未來若能進一步比較不同婦女修行寶卷之

敘事差異，或結合民間儀式實踐與信仰場域研究，將有助於更全面理解女性在

民間宗教中的位置與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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